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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今天走進屏山、厦村的鄧氏宗祠，都會見到

祠內懸掛著一幅題為「歲魁」下款為「宣統二年

庚戌一名歲貢生鄧翹嶽立」的功名匾，過往的介

紹說明無不視之為新界氏族功名鼎盛、文風淳厚

的象徵。但其實配合在厦村鄧氏族譜中的《廣州

府新安縣厦村鄉鄧翹嶽宣統庚戌年禮部貢卷》，

可重現立匾人鄧翹嶽的生平，特別是晚清新界士

紳的舉業之路，尤其是鄧翹嶽應試時宣統二年

（1910），其身處的厦村鄉早已因烈強瓜分下的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而租借予英國實行殖民管

治。因此，本文希望利用這份硃卷說明晚清新界

士子求學進庠的親身經歷，乃至於剖析他們在殖

民統治、清末新政等變革時局下的取態。

二、文獻簡介

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曾經

資助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收集香港與澳門的族

譜，並將所得到的族譜錄製成微縮膠卷，保存於

美國落磯山脈的洞庫，副本則存於港大圖書館。1 

《廣州府新安縣厦村鄉鄧翹嶽宣統庚戌年禮部貢

卷》正是收錄於封面蓋有「鄧鶴齡輯」的《厦村

鄧族簡史》之中，2 而鄧鶴齡正是鄧翹嶽的孫輩。

目前坊間及網上流通的版本相信是出自這一來

源。除此之外，厦村鄉新圍廿七傳鄧佑明於2015

年重編《鄧氏族譜     香港厦村鄉洪惠房子厚祖

派系》中以〈鄧翹嶽木刻版本族譜〉為篇名以頁

85至91全彩刊印，當中也輯有《厦村鄧族簡史》

蓋上「鄧鶴齡輯」印的封面，3 相信兩者為同一

來源，不過先後收錄在不同地方，後者較前者縮

印微縮膠卷更為清晰，本文主要以後者為分析依

據。

《廣州府新安縣厦村鄉鄧翹嶽宣統庚戌年

從《廣州府新安縣厦村鄉鄧翹嶽宣統庚戌年禮部貢卷》看

晚清新界士紳的舉業與時局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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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貢卷》其實是一份硃卷，由考生履歷、科份

貢、考生文章等三部份構成，先後凡13頁。但值

得注意的是，這份硃卷並沒有收錄考官批語，有

別於同年在浙江考取歲貢的時汝霖、王積澍中提

到「議論宏通，經藝淵博」、「切理饜心，經藝

淵雅」等來自提學使的批語。4 再者，來自肇慶

府高要縣的道光庚子科（道光二十年，1840）進

士吳蒂元的嘉慶己已科恩貢硃卷也是刻有批語。5 

因此，似乎廣東的貢生或是宣統時期各地歲貢的

硃卷都會刻有主考官的批語，而這份硃卷缺少這

一部份或另有含意，只能留待日後稽查。而參照

《香港華字日報》1910年1月5日報導的廣東新聞

提到由於慈禧太后升祔太廟，禮部恩詔准各省儒

學以正貢作恩貢，以次貢作歲貢。6 而參照八鄉蓮

花地圍門、牛徑村懸掛的「恩魁」匾額，可知八

鄉的李漸鴻與鄧翹嶽應同年參加恩歲貢考試，並

分別取得恩貢、歲貢。7

明清新安縣地處邊陲「山海錯峙，民蜑雜

居」8，據吳倫霓霞的考證，有清一代僅約60名新

界士子取得進士、舉人、五貢等具備任官資格的

功名，9 且高中進士官授知縣的鄧文蔚雖曾著有

《燕臺新藝》，舉人廖汝翼亦撰《周易輯注》、

《鳳山吟詩稿》及《珍帚軒稿》等文獻，但大多

或因年月已久，或因動亂等種種因素，多已失

載。10 而族譜零碎的記載，也難以一窺全貌。因

此，這份硃卷是研究明清新界科舉與教育難得的

一手文獻，更是相較於登科錄、鄉試錄以外所罕

見的香港新界科舉文獻，當中「業師」與「受知

師」兩項，分別羅列了鄧翹嶽求學老師、進庠前

後考取的主考名單，從中更反映出新界士子求學

乃至進入縣學後考取科名的親身經歷，以下將分

別詳細說明，最後再分析「宣統歲貢」在晚清新

界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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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庭訓求學

過往談及帝制時期新界教育，大多只能從私

塾書室古蹟遺址，11 或翁仕朝等鄉儒童蒙藏書，12 

或方志所載的科名，以至20世紀初期宋學鵬在新

界的調查報告勾勒其概況。13 這份硃卷中「庭訓」

下的「業師」一項羅列了鄧翹嶽求學時期的老師

(見表1)，透過這一名單不單讓我們瞭解晚清新界

士子求學的經歷，同時更瞭解到他們的交友圈子

如何影響求學、舉業：

表1、鄧翹嶽業師表

業師

1 達光陶夫子

2 廣緒陳夫子

3 紀雲家夫子（諱：杰勳，增邑生）

4 儀石家夫子（諱：惠麟，邑廩生）

5 曰疇陶夫子（諱：唐佐，邑廩生）

6 臚雲鍾夫子（諱：詔琦，歲貢生）

7 桂 珊 莊 夫 子 （ 諱 ： 瑤 林 ， 同 治 三 年 

（1864）舉人）

8 寶 彝 陳 夫 子 （ 諱 ： 宗 器 ， 同 治 元 年 

（1862） 舉人，鳳崗書院掌教）

9 碧 泉 關 夫 子 （ 諱 ： 朝 宗 ， 同 治 七 年

（1868）翰林，工部章京出使安南副使）

儘管硃卷此處的記載簡略，例如並未交代

師從次序或年歲，但僅從這「業師」的名單，仍

能反映當時新界一帶的教育情形。撇除「達光陶

夫子」、「廣緒陳夫子」、「曰疇陶夫子」等

暫時無法查核他們的身份外，這名單上其他的

「業師」都是廣東人，而且大多是新安同邑的鄉

紳，14 甚至是厦村鄧氏的族人，特別是「紀雲家夫

子」與「儀石家夫子」。而從「諱惠麟」可知當

中「儀石家夫子」其實就是厦村錫降圍的鄧惠麟

（1839-1908）。

鄧惠麟，字啟端，號儀石，又號鳳儔、鰲

峰，生於道光十九年（1839）厦村錫降圍，是

1899年新界抗英「六日戰爭」的主要領袖之一，

名列於駱克報告，可見他在厦村甚至新界地區具

有相當的地位與影響力，15 這不單影響到鄧翹嶽

的求學，甚至乎其日後的處事態度。光緒九年

（1883）厦村鄧氏的大宗祠——「友恭堂」重修

正是由鄧惠麟領導，至今祠內懸掛的「聖諭廣

訓」與「稅院流芳」的匾額、摹王陽明草書的楹

聯都是出自他的手筆。16 

祠 堂 的 後 進 懸 掛 著 一 幅 提 為 光 緒 四 年

（1878）「恭祝敕封孺人晉封安人鄧伯母侯太安

人八豒開一榮壽大慶」的祝壽賀幛，當中的主人

翁「侯太安人」正是鄧惠麟的母親。而值得注意

的是，此賀幛的撰書者除了同為「五元鄧氏」的

鄧蓉鏡（約1831-1900）外，正是時任行走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記名章京的關朝宗。無獨有偶，厦

村靈渡寺刻有〈先父寵榮公軼事碑記〉，當中的

傳主「寵榮公」正是鄧惠麟的父親，而這碑記更

獲「壬申歲貢  里人鍾詔琦」書跋，以及同治二

年（1863）恩科進士李辰輝敬書。17 關朝宗、鍾

詔琦也正正是鄧翹嶽硃卷提到的「業師」。由此

可見，鄧惠麟的交友圈子正與鄧翹嶽的「業師」

重合，再加上鄧惠麟也是其「業師」之一。所以

不難看見，鄧翹嶽的求學歷程，其實裨益於同族

鄧惠麟的士人交友。因此，新界豪宗大族除了能

夠利用財力上的優勢延攬名師，他們鄉紳交友網

絡也是確保科名上維持優勢的重要法門之一，尤

其是報考童試時需要「五童互結」或「廩生保

結」。18

鄧惠麟除了相交關朝宗、鍾詔琦等名士外，

他自身更通過難關重重的童試成為縣學生員，且

在歲科試中考取優等而成為廩膳生員，在光緒

二十年（1894）的歲科試與鄧翹嶽同樣取考優等

二等，19可見他其實具備一定的學養，尤其是他

的三名兒子弼良、弼基、弼熙也分別取得增生、

附生的身份，時人更稱為「父子四案首」。20 可

見，師資對於舉業也是相當重要，特別是從上表

可見，除了「達光陶夫子」與「廣緒陳夫子」

外，鄧翹嶽的「業師」都分別具有秀才、舉人、

貢生、進士等不同程度的功名，其中陳宗器更是

掌教新安縣的鳳岡書院，這師資背景更是清寒村

落所不能及。此外，這情況同時也反映出晚清新

界一帶士子出路與教育情形，雖然鍾詔琦、莊瑤

林、陳宗器已取得貢生、舉人等出仕的功名，但

顯然受限於晚清仕途擠擁，大多開館授學於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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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泮進學：舉業之路

過往並非沒有文獻提到新界士子入泮進學的

表2、新界族譜中有關「入泮進庠」的記載表

1 廖九我 (增貢生) 康熙戊辰年（二十七年，1688）黃宗師取八縣學第一名。乙未年（康熙

五十四年，1715）鄭宗師歲考一等第六名，限於廪，補增。雍正壬子（十

年，1732）授例以增生捐貢。21

2 廖有容 (歲貢生) 嘉慶十三年(1808）戊辰幼以邑侯李取第二名，胡宗師取第一名入學院，歷

居優等。戊寅（嘉慶二十三年，1818）取一等補廩，無缺，乃捐貢生補缺食

廩，道光庚子（二十年，1840）歲貢生。 22

3 廖有執 (舉人) 十一歲成文，得二名嘉慶癸亥府試，甲子（嘉慶九年，1804）以第五名入縣

學，邑候李亦大奇之。丁卯科登張翱榜中六十一名舉人，惜不壽。終於是年

十月廿貳日，邑人皆痛焉。23

4 廖汝翼 (舉人) 十九歲蒙大宗師考取古學，因詩失粘未錄。二十歲復蒙邑候（按：應為侯）

考取冠軍，大宗師取進邑庠，後屢科薦卷。至四十二歲（何、楊）二大主考

取中鄉闈，設教東路，文風賴以大振。當時顯達者，多出其門。後因本族糧

務事累身囚獄，曾在監中著《易》。 24

5 侯汝屏 (生員) 改名執信，進邑庠生，光緒丙甲惲宗師科考取正學第八名。25

族譜雖以記載宗支蕃衍為要，但也會錄及

族人的「書、諱、號、履歷、生卒」，尤其是

「書科第職銜者，奠有爵也」，26 因而偶有提到

仕進鄉賢考取功名的經歷。然而族譜並非傳狀，

難以鉅細無遺交代他們的行誼求學，大抵如廖有

執、廖汝翼、侯汝屏等在族譜中都只不過提到

中秀才、舉人時的科名，至於取得生員身份後的

舉業之路則並未再提及。其他的文獻就如《新安

客籍例案錄》也只有在〈新安客籍撥府進庠諸生

題名錄〉提到自嘉慶九年（1804）以後考入府學

的客籍士子，當中涉及新界的大抵有「嘉慶十四

年己已（1809）胡宗師違長齡科考取入文生二

名：鄧輔清住橫台山……」、「嘉慶十七年壬申

（1812）程宗師印國仁科考取入文生二名：……

葉重華住蓮麻坑」……「文生二名：陳鳳光住鹿

頸」、「道光六年丙戌（1826）翁宗師印心存歲

考取入文生二名：葉成章住蓮麻坑」、「道光九

年己丑（1829）徐宗師諱士棻歲考取入文生二

名：葉琼花住蓮麻坑」，並未有再提到他們進入

府學以後，參加歲科試、「廩增附」升降次序等

經歷。27 其餘也偶有如〈奏報審辦糾奪抗糧傷斃

兵勇之新安縣民廖家祉等案〉提到「廖疇之父廖

正檖於道光元年（1821）科考取入縣學附生。六

年（1826）歲考補廩。二十六年（1846）考取歲

貢生」。28 所以至今，依然缺乏對新界士子進入

縣學、府學以後參與歲科試，考取優等、補增、

補廩，甚至「挨次升貢」考取恩歲貢的記載。因

此，這份硃卷中「受知師」一項正好為晚清新界

士紳從求學到入泮挨貢提到了完整記錄。

首先，據《清稗類鈔》載：

詣函丈，有所請益，有所質問者也。曰

受知師，則或為縣、府、道試之主試官

及其閱卷主任，或為科歲主試之學政，

或為優拔主試之學政，會考之巡撫，或

為鄉會試之主考房考，或為朝殿考試之

閱卷讀卷各大臣，或為書院之山長、監

院是也。 29

所以硃卷中的「受知師」一項，其實是指其

在縣試、歲考、科考、貢試的主考官。雖然當中

只提到「受知師」的名號、時任官銜，以及考取

經過，只不過族譜的零碎記載，遠不如這份硃卷

的考生履歷親身及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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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但其實配合《清季職官表》等人物考證，

時間： 經歷： 年紀：

1 咸豐二年（1852） 出生 0歲

2 同治十年（1871 ）

新安知縣：伊紹鑒

廣東學政：何廷謙

辛 未 歲 考 （ 同 治 十 年 ，

1871），蒙取進庠	

19歲

3 光緒五年至八年間（1879-1882）

廣東學政：馮爾昌 30

一等補增 約27~30歲

4 光緒十四年至十七年間（1888-1891）

廣東學政：樊恭煦 31

蒙取補廩 約36~39歲

5 光緒十五年（1889）	 錄遺（未及科考）32 37歲

6 光緒十七年至十九年間（1891-1893）

廣東學政：徐琪 33

蒙取一等二名 約39~41歲

7 光緒二十年（1894）

廣東學政：徐琪

考取二等34 41歲

8 宣統二年（1910） 廣東提學使：沈曾桐 考取歲貢 生 58歲

透過上述整理，可知鄧翹嶽在很年輕約19歲

時就已經通過縣試、府試、院試三階段十多場的

童試取得生員資格成為附生，在約8至11年歷經兩

任學政後，在馮爾昌（1831-?）主持歲試中取得一

等的成績，並足以替補成為廩膳生員，惟似乎當

時沒有廩缺，而先替補為增廣生員。35 數年後，

在樊恭煦（1843-?）任下的光緒十四年至十七年

間成為廩膳生員。但值得注意的是，從馮爾昌至

樊恭煦之間大概有葉大焯（1840-1900）、胡瑞瀾

（?-1886）、汪鳴鑾（1839-1907）等三任學政，

雖然胡瑞瀾於任內卒，但按照學政三年任內兩次

按臨考試，這意味鄧翹嶽在這段期間最少參加了

兩名學政的歲試，並取得一、二等的成績，才得

以補廩。從這一角度可見鄧翹嶽的學養甚佳，因

此在下一任學政徐琪的歲試更嘗取得一等二名的

佳績，其後在甲午科的考取也取得優等二等，得

以長期名列廩生，並最終作為「食廩年深者」而

「挨次升貢」成為歲貢。

硃卷的這一部份可謂切實地反映晚清新界

士子的舉業之路，即使具備學養的鄧翹嶽能夠長

可進一步還原這位新界士子進庠以後的經歷： 

年考取優等維持廩生的身份，但似乎在宣統二年

前並未通過鄉試、優貢等更上層樓，可見考取舉

人、貢生等功名的艱難。因此，能夠成為舉人，

在晚清新界士族自然是令人稱羨的美事。再者，

鄧翹嶽從19歲成為生員，可謂耗費一生的時間，

直至宣統二年(1910)才以近六十歲耆齡成為歲貢

生，也反映科舉制度如何消磨士人的年月。

所幸的是，鄧翹嶽終在宣統二年成為歲貢

生，避免了進學半生而無所獲的淒慘境地。但值

得注意的是，歲貢是以「取府、州、縣學食廩年

深者，挨次升貢」。換言之，他必須在宣統二年

以前維持廩生的身份，才得以按年資排序升貢。

而要維持廩生的身份，則需要參加學政「三年兩

考」的歲試並在當中考取優異成績以避免降級。

然而新界早在1898年因《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成

為英國租借地。換言之，鄧翹嶽所在的厦村鄉已

經接受英國殖民管治，但鄧翹嶽依然前往參加廣

東學政主持的歲科試。有別於乙末割台後的台灣

士子透過「歸籍」、「寄籍」參加科舉，這份硃

卷揭露了鄧翹嶽仍以「廣東廣州府新安縣厦村鄉

資料來源：魏秀梅編，《清季職官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479。

表3、鄧翹嶽的求學經歷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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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籍充新安縣學廩生」的戶籍身份參加科舉。所

以鄧翹嶽取得的「宣統歲貢」的意義遠遠不止於

單純反映晚清新界士子的舉業。

五、宣統歲貢

過往提到屏山、厦村鄧氏宗祠中鄧翹嶽的

功名匾，大都視為新界宗族科甲鼎盛的象徵，但

殊少注意到鄧翹嶽「宣統二年歲貢」科名在當時

當地的獨特意義。宣統二年（1910），鄧翹嶽的

厦村鄉早已因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而

成為英國的租借地。五年之前，清廷為了挽回

局勢，力行改革，為推動新式學制而停廢科舉。

因此，鄧翹嶽既已身在「番鬼地」，何以堅持繼

續前赴投考這早已是「明日黃花」的清末科舉，

正是瞭解晚清新界士紳在這變動大時代如何自處

的重要切入點。但在進入這討論前，我們必需瞭

解清末士子是如何晉身「立停科舉」後的「宣統

歲貢」，這樣才能掌握厦村鄉鄧翹嶽在當時考取

「宣統歲貢」功名的特殊意義。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四日，光緒帝

納由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1859-1916）、盛

京將軍趙爾巽（1844-1927）、湖廣總督張之洞

（1837-1909）等七名督撫、將軍聯奏「立停科

舉」，為科舉制度的結束掀起序幕。但他們考慮

到頓時中止科舉，勢必造成「文士失職，生計頓

蹙」，當中也為「舊學應舉之寒儒」籌備出路，

並在奏摺中提出過渡善後的辦法：

擬請十年三科之內各省優貢照舊舉取，

其已入學堂者照章不准應考，惟優貢之

額過少。擬請按省分之大小，酌量增

加，分別錄取，朝考後用為京官、知縣

等項，三科後即行請會停止。其中已中

舉人、五貢者略照會試中額加兩三倍送

京考試，凡算學、地理、財政、兵事、

交涉、鐵路、礦務、警察、外國、政法

等事，但有一長，皆可保送。俟考時，

分別去取試。以經義史論一場，專門學

一場，共兩場。其取定者，酌量為主

事、中書、學正、知縣等官。如此則鄉

試雖停，而生員可以得優拔貢。會試雖

停，而舉貢可以考官職，正科舉之名，

專歸於急需之學堂，廣登進之途，藉恤

夫舊學之寒士庶乎，平允易行，各得其

所，少長同臻，於有用新舊遞嬗於無形

矣。 36

換言之，其實科舉制並未在1905年完全取

消，只是停止鄉試、會試，並保留僅「十年三

科」的優貢、拔貢及朝考，同時更擴大各省取錄

名額，以保障既有舉人、貢生、生員等功名的士

子出路。但在這諭令下，由於鄉試、會試既停，

各地歲科考試、增補廩事宜都應一律停止，而

「豫備三十二年之貢者」也應以該年為限，以區

別新舊辦法的處理。但由於「廣西地方遼遠，頻

年寇擾，轉徒靡常」，廣西學政汪貽書（1864-

1940）提到其實「（光緒）三十一年以前各貢」

也未曾完成投考，所以難以遵照這辦法，懇請稍

寬期限。禮部也發現這時的處理方式，其實「獨

恩歲貢一項未經議及」。37 

恩貢、歲貢與副貢、優貢、拔貢被視為正

途「五貢」，讓生員出貢入仕，惟是次「立停科

舉」鄉試已停，自然不會再有副榜、副貢，而優

貢、拔貢則已經有「十年三科」的處理方法，

所以在各貢之中唯缺恩貢、歲貢。歲貢本就是

「取府、州、縣學食廩年深者，挨次升貢」，而

恩貢則是「因明制，國家有慶典或登極詔書，以

當貢者充之」而「以本年正貢作恩貢，次貢作歲

貢」。38 兩者不單關係密切，而且更與學校制度密

切相關，當中「府、州、縣學食廩年深者」即是

資歷最久的廩膳生員（以下簡稱：廩生），而廩

生的身份正是取決於由各省學政主持臨按的「三

年兩考」。所以恩歲貢在「立停科舉」後的善

後，顯然遠較優拔貢考試更為複雜，這亦是困擾

汪貽書之處。因此，禮部遂上〈各省恩歲貢請照

優拔貢辦法摺〉請求延續恩貢、歲貢：

是於振選新學之中，仍寓矝恤寒儒之

意，立法最為允當。當獨恩歲貢一項未

經議及。查優拔各貢年代，久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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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取決於歲科兩試。廩生固居多數，

而由增附生錄取者亦復不少，今既寬以

三科並將優貢之額，酌量增加，誠屬優

渥。至恩歲貢則非高等增附生，不能補

廩，非食餼十數年至二十年以外不能出

貢。蓋至應貢之舉大半皆耆艾之年，定

例恩歲貢准就職銓選照進士、舉人、優

拔貢同為正途出身，誠以此項人員多係

績學之士，屢經科舉考察有素，是以優

予出身。若於本年遽行停止，使半生力

學未經出貢之廩生中途廢棄就職，既有

所不能，年齒衰邁，又不便改入師範，

青氈枯守，進身無階，較之優拔貢，十

年後停止者，未免向隅。查各省府廳州

縣廩生不同出貢年限亦異，擬請援照優

拔貢辦法於三科十年以內，仍照舊例，

准其隨時考貢，十年以外概行停止以歸

一，庶可以廣皇仁而惠耆儒。 39

奏摺當中禮部除了提到汪貽書的情況，主

要說明續行恩貢、歲貢的理由：（一）清末「十

年三科」的優拔貢試，不單止有廩生投考，更有

不少增生、附生，影響廩生錄取。（二）其次，

由於恩、歲貢是「取府、州、縣學食廩年深者，

挨次升貢」。換言之，主要是取錄資歷最久的廩

生。然而廩生在府、州、縣學皆有定額，只有

在歲試中取得一等前列的成績，才得以按名次先

後，順序遞補。廩生出貢或中舉由增生補廩，本

來的增生名額則由生員補上。所以要成為「食廩

年深者」即代表需在歷代學政主持三年一次的歲

考中維持成績，不然得到五、六等劣等成績將被

降為增生、發社，失去廩生身份。40 因此，能夠具

備「挨次升貢」考取恩、歲貢資格的生員都是品

行學養優異的「績學之士」，而且由於「食廩年

深」的資歷，他們大都已屆「耆艾之年」，自然

無法如年輕諸生轉換軌道進入學堂或出洋遊學，

但參加「十年三科」的優拔貢試又競爭激烈。因

此，禮部希望透過參照「優拔貢辦法」在「三科

十年以內，仍照舊例，准其隨時考貢，十年以外

概行停止」，令到這些耆儒得以感受「皇仁」。

因此，其後政務處制定的〈舉貢生員出路章程〉

果如其議，當中便提到「其廩生應出歲貢並准照

原定額數倍取，以惠寒畯，均於壬子年考優後一

律停止」。41 此外，該章程也談到舉人可以「揀

選知縣」註冊，或交分發銀到分省試用，或授以

直隸州州同、鹽庫各大使。貢生除了「恩拔副」

按例以直隸州州判就職註選外，也擴展至以按

察司、鹽運司經歷，散州州判、府經歷、縣丞

分別註冊選用，或是交分發銀到分省試用。生員

除了可通過考職任佐貳雜職、分發試用外，年輕

諸生則可進入學堂或出洋遊學，而其他生員也可

在「優貢之年」參加「十年三科」按成績分發錄

用。42 根據這份章程，生員雖然未能再透過鄉試、

會試更上層樓，但仍可透過「十年三科」的優

貢、拔貢、朝考出仕，就如張維（1890-1950）在

宣統己酉（1909）優拔考試為甘肅拔貢第三名，

翌年朝考位列第二等第五名，授七品京官學部書

記官。當時士子也趨之若鶩，學堂學生、教員、

留學生也競相投考，似乎有違「立停科舉，專務

學堂」的本意，也窒礙舊學士子的出路。43 可見，

科舉善後似乎與新式學制存在眾多矛盾與不協

調，恩歲貢的處理也面臨同樣困境。雖然據1908

年5月7日的《申報》的報導，可肯定恩貢、歲貢

確實如議進行：

蘇省提學接准學禮兩部頒行新章，廩生

充考歲貢後，准予一體送部。毛提學爰

即通札各屬儒學，務於月內遴選學識優

長、品行謹飭之廩生，尅日備文申送來

省，聽候示期考試。 44

然而禮部在〈各省恩歲貢請照優拔貢辦法

摺〉僅提到「仍照舊例，准其隨時考貢」，但問

題在於雖然一直以來圍繞各省學政存廢、改革有

很多討論，惟最終還是於1906年4月決定裁撤各省

學政，改設提學使司，統籌全省學務，以推動新

式學堂。45 因此，過往由學政「嚴加遴選」的歲

貢、恩貢，乃至「學校政令，歲、科兩試」如何

「仍照舊例，准其隨時考貢」？46 這正是鄧翹嶽

考取的「宣統歲貢」，有別於清末丙午、己酉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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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貢考試的獨特之處。以下將從其新定的考取時

間、形式、考生資格等方面剖析，這時期的歲貢

是如何進行，從而瞭解鄧翹嶽投考宣統二年歲貢

的獨特意義。

首先，既然禮部奏「仍照舊例，准其隨時考

貢」，可見考試時間與主考是清末歲貢復行的箇

中關鍵。參照《申報》在1907年12月13日所引浙

江巡撫所收到的禮部咨文提到： 

浙撫前接禮部咨文略謂：准前安徽巡撫

恩咨稱皖省各屬廩生應考歲貢，由前學

政隨棚考試，間有預考歲貢者，業經給

予貢照。現在學政裁撤，已無隨棚考試

之條，若不明定示期辦理，殊多紛擾，

將廩生考出歲貢一項，定於每年三月九

月，舉行兩次，平時概不續考，亦不先

行支考，以歸劃一等情。查廩生出貢，

向歸學政考試，其按臨不及之處，原有

預考之例。現在提學使既不出考，自應

明定考期，停止預考。今安徽巡撫擬將

考貢一項，定於每年三九月舉行並不准

先行支考，自屬可行，應如所咨辦理。

惟發給貢照時，仍須按應貢年分填註造

冊送部，除咨復外相應通行浙江巡撫體

察情形，如無窒礙，即飭提學使一律照

辦可也。47 

可見，學政既已裁撤，但又令續行歲貢、

恩貢，對安徽、浙江巡撫等地方官員造成相當困

擾，致使改由本應推行新式教育的提學使負責。

而過往都是各省學政在「三年兩考」臨按各地

「隨棚考試」取錄貢生、生員，如今學政被裁

「已無隨棚考試之條」，而禮部奏「仍照舊例，

准其隨時考貢」似乎也無法解決這一問題，所以

最終也參照安徽巡撫提議定於每年三月、九月舉

行考試，而且不得「先行支考」。且據《北洋官

報》、《神州日報》、《盛京時報》等可知山

東、天津等各地似乎也遵照此例，由各屬儒學按

照應貢廩生的年齡、三代、歷次考取等第、補廩

奉文年月日期、科舉幾次清冊並印甘結到省，聽

候定期考試。48 在「立停科舉，專務學堂」的清末

下，恩貢、歲貢已不太可能「仍照舊例」執行，

只得變通其法。由主管新式教育的提學使代替學

政主考，以定期在每年三月、九月考試，取代學

政臨按的「三年兩考」。那看來貌似解決清末恩

歲貢考試的問題。但學政被廢，過往「三年兩

考」的歲科試不單是考取恩歲貢，更是要考核生

員優劣六等，以釐定廩、增、附的人選與次序，

而當中只有「食廩年深者」才有資格「挨次升

貢」。既然沒有學政主持的歲科試，那又如何判

別應考清末恩歲貢考生的資格？而關鍵在於廩生

身份是如何在這時間維繫。

就這一點，《申報》1906年3月7日的報導，

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

科舉雖停，而去年八月學憲所取之一等

案遇有廩生出缺，仍依次詳補。年久之

廩生亦仍可讓缺考貢。近日學署接到江

陰學轅消息，知他省早經截止，獨江蘇

至正月二十日始一例截止，此後廩缺雖

倒填月日亦恐無能為役矣。49 

可見，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立停科

舉」之時，就已經決定不再補廩。1908年，平谷

縣的增生張連陞請求頂補陳啟基廩缺，也被批

「查廩缺，早已奉文停補，事隔數年，何得復

行，瀆請仍無庸議，此繳結發還」。50 其後，宣

統元年（1909）御史李灼華以「國文荒落」為

由，請廢蒙小學堂，並恢復歲、科試，讓學生通

過歲、科試才能入府中學堂，但被學部駁回。51 

因此，隨著判別生員優劣次序的歲科試被廢後，

清廷始乎不再打算再為生員制定新的考核次序，

所以不再容許補廩。此後的廩生身份似乎只能代

表1905年或以前歲試的考核名次，並不能再反映

日後的變化，更多的演變成為一種純粹的身份登

記。過往廩生優於增附生，不獨是升貢次序，更

關乎到「官給廩餼」的資助。但似乎約在光緒

三十四年（1908），各地也陸續開始停支廩糧，

根據《安徽官報》轉載〈撫憲朱咨覆安省廩糧照

額停支文〉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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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署布政使提學使沈曾植詳案，奉札准

學部咨覆安省廩生應支餼糧銀兩，飭照

奉甘兩省辦法全行停支，仍將自光緒

三十二年起至三十三年止未發之欵，速

行解部。三十四年以後照限清解等因。

……今奉前因，究竟除奉甘兩省而外，

其餘各省現在是否一律停支，先後所

奉部文均未提及。即經移詢隣省，覆安

仿辦去後。茲准江寧藩司移覆寧省廩糧

銀兩已於光緒三十三年奏銷案內，遵照

部章一律停支，歸入截曠項內造報，等

因。前來本署司覆查此項廩糧銀兩，寧

省既已停支，安省未便歧異，應請自宣

統元年分起各屬編征廩糧銀兩一律停

支。52 

而停支廩糧，正是為了呼應1905年「立停科

舉，專務學堂」支援新式教育。1908年4月20日

《新聞報》提到：

浙省自科舉停後，各府縣廩生餼糧仍照

常撥給。現聞喻方伯以京師學務經費需

解甚亟，特會同支提學使會詳浙撫，自

本年起將各府州縣所有廩餼一律停給，

提解司庫，以便撥解京師充學務經費

云。53

自此，清末廩生遂成為一種單純的身份登

記，既不能再反映其後的學養高下，也不能再支

給廩糧，顯然是為了安頓舊學士子，讓他們得以

繼續透過這身份參加「十年三考」的優貢、拔

貢、朝考，乃至於有別附生、增生的歲貢、恩

貢，或以貢生身份出仕，尤其是〈舉貢生員出路

章程〉也提到「其廩生應出歲貢並准照原定額

數倍取，以惠寒畯，均於壬子年考優後一律停

止」。54 不少府州縣學也開始改建為新式學堂。 

因此，恩歲貢考取的試題也是以四書五經

為主，而非實學時務。鄧翹嶽所考的〈溫故而知

新可以為師矣義〉、〈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義〉分別出自《論語》與《易》。而

同年在浙江考恩歲貢的時汝霖、王積澍、羅顯

承、沈玉衡，甚至早一年的恩貢洪福康、張發則

是考出自《論語》的〈見利思義〉，此外沈文權

考的〈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義〉、徐光樞的〈事君能其身義〉、俞弼康的

〈修身則道立義〉、任成詮的〈孟子道性善，言

必堯舜義〉則分別出自《大學》、《中庸》、

《孟子》。 55

由此可見，清廷本來只計劃透過「十年三

科」的優貢、拔貢與朝考取仕舊學士子以作善

後。直至其後，禮部考慮到廩生雖係績學之士，

但在科舉善後中面臨競爭激烈、出路狹窄的困

境，遂爭取「仍照舊例」續行恩、歲貢。所以

其後的恩貢、歲貢似乎並不能參與當時視為「正

途」的朝考，56 出路雖稍遜於優貢、拔貢，但在

1908年《五貢就職新章》下仍能以直隸州州判，

按察、鹽運經歷，散州州判、經歷，縣丞，分別

註選，或分發試用，57 所以也不失為一條出路。在

這種情況下，當時已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鄧翹嶽

仍以新安廩生參加宣統二年的恩歲貢考試，博取

科名，或謀求日後仕進清廷，可謂別具意義。

六、結論：時勢與取態

「立停科舉」的光緒三十一年（1905），鄧

翹嶽世居的厦村鄉已經成為英國租借的「新界」

近七年，但他仍然以「廣東廣州府新安縣厦村鄉

民籍」而非「寄籍」或「歸籍」參加廣東學政主

持的歲科試，維持著「新安縣學廩生」的身份，

並非如其他新界鄉紳或已服膺於新的統治者，58 

這似與其士人交友背景相關，鄧翹嶽的業師鍾詔

琦、關朝宗都是與抗英領袖鄧惠麟相交，而且鄧

惠麟更是他的老師，所以這不難解釋何以鄧翹嶽

在新界租借以後依然眷眷故國。

但其故國正值多事之秋，自鴉片戰爭以來，

門戶大開，西方事物風氣席捲全國各地。沙頭角

山咀村協天宮的光緒二十年（1894）重修碑記就

提到不少新界鄉民已在澳洲、美國等地謀生，並

參與捐獻重修。59 甚或乎受革命思潮影響，蓮麻坑

葉定仕也致志於孫中山的革命活動。60 晚清學政也

會在歲科考試中加入時務考題，以鼓吹新政。61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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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變革動蕩的時代，已屆53歲的鄧翹嶽雖然不

能像族人鄧沃周作為畢業生於縣學堂掌教，62但在

科舉停廢下的善後措施也有不少參加新式民教機

構等出路，63 惟最少從硃卷的履歷看來他亦沒有

多少參與新政，反而致志於舉業功名之路，並終

在宣統二年考獲歲貢。可見，他在這變革的大時

代，新政、革命、英治都不曾動搖他對功名舉業

的堅定，可謂反映其時新界士紳的一種取態，尤

其是八鄉李志鴻也於同年取得恩貢。換言之，該

年正貢、次貢均為新界士紳所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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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厦村鄧氏宗祠（友恭堂）中鄧翹嶽「歲魁」功名匾額，筆者攝於2016年11月18日

圖2、屏山鄧氏宗祠中鄧翹嶽「歲魁」功名匾額，筆者攝於2016年11月21日


